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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选取 ２６１ 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

对提升持续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关系记忆对提升持续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吸
收能力对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有正向调节作用，丰富了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

理论，对企业建构与运营虚拟组织持续创新具有借鉴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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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互联网 ＋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共享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

业采用集柔性、敏捷性与动态性于一体的虚拟组织模式以突破创新资源要素的边界约束来重构

核心竞争力（Ｗａｅａｌ，２０１７） ［１］ ，虚拟组织作为核心能力联盟体，为其成员企业提供了一个无限连

接、利用或共享跨界资源的持续创新平台（Ａｌｓｈａｒｏ，２０１７） ［２］ ，通过信息平台对网络企业间的知识

与信息进行交互、整合、配置与重组形成创新能力，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Ｂｒｉａｎ，２０１５） ［３］ 。
在知识高度分化与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间通过交互学习和知识创造为虚拟组织持续创新

提供知识存量、知识增量与知识流量（Ｌｅｅ，２０１０） ［４］。 关系学习是企业间为实现战略机遇或共同目

标而采取联合学习的一致性行动（陈建和冯蔚东，２００２） ［５］，在行动中共享客户需求知识、系统设计

规则、知识模块间接口等信息，而后对共享信息进行共同理解与释义，并将解释信息整合到企业间

关系记忆知识库中，进而影响和改变企业间潜在知识沟通与知识交换的关系行为（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
２００３） ［６］，以知识需求促使知识资源的分布流动进而推动企业间持续合作创新（Ｂａｒｔ，２０１８） ［７］。 可

见，学习能力是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的生命力，是知识生产、创造、吸收、转化的载体并贯穿于持续创

新系统（张保仓和任浩，２０１７） ［８］。 虚拟组织在持续创新过程中，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来源于成员

企业基于战略机遇共识下的知识存量的增长，而知识存量的增长离不开企业间显性知识与隐性知

识的学习与理解。 尽管知识存量是提升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但知识的应用与创新已成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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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动力的主要源泉（余光胜，２０１３） ［９］。 因此，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必然表现为知识

存量的增减变化。 从知识存量来说，由知识获取、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三个递进层面形成的知识积

累过程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着重要影响并起着促进作用（李贞和杨洪涛，２０１２） ［１０］；从创新

过程来说，成员企业间通过知识与信息共享，能够交互吸收新的知识，并把新知识与原来知识有机

融合，增加知识存量，从而能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创新，降低企业获取、消化各种技术知识的难度

（Ｈｅｌｏｉｓｅ，２０１８） ［１１］，满足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的知识需求。 为此，基于关系学习的视角探索与实证虚

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机理，对深度研究虚拟组织的结构属性与成员企业合作创新的持续性

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中，杜静和魏江（２００４） ［１２］基于知识位势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知识存量的增长机理，认

为知识势差形成了知识流动的动力，通过向高位势主体学习进而引起知识存量的增长；韩子天和谢

洪明等（２００８） ［１３］从关系学习、知识能量与核心能力的角度，实证了关系学习对知识能量、核心能力

的正向作用效应；陈勇和蔡宁（２０１１） ［１４］实证研究了关系学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效应；裴
旭东和李随成等（２０１４） ［１５］基于新创企业的视角研究了突破性创新能力的提升机理；张保仓和任浩

（２０１７） ［１６］基于探索性研究提出了虚拟组织在持续创新过程中通过交互学习界面实现知识共享、知
识获取与知识集成的同时，加速了成员企业间存量知识的更新迭代与扩散转移。 上述文献研究中

均探讨了关系学习与知识存量、关系学习与知识增量的交互效应，述及了虚拟组织知识存量、知识

增量与知识能量对持续创新的影响机理，但是，未能进一步剖析企业间关系学习与知识存量更新、
转化与扩散的作用关系，尤其缺乏从关系学习的知识成长过程探索实证其对持续创新能力的作用

机理研究。
基于此，本文从成员企业间关系学习的研究视角，遵循知识共享→知识理解→知识存储的知识

成长逻辑，将虚拟组织关系学习定义为三个过程，即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 信息共享是

成员企业间在共同设计规则的指导下多大程度上公开或贡献自身信息以帮助合作伙伴开展模块创

新，信息共享充分有助于知识的高效率高质量获取与转移，并被有效吸收、利用、整合与存储，实现

双方知识获取最大化的同时进而增加知识存量（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１７］；共同理解是成员企业

间在共同规则前提下以职能模块为中心，通过交互沟通共同解决合作创新过程中出现的知识模块

接口问题；而关系记忆是成员企业间互动过程中对相关见解、方法、惯例、程序与政策的储存积累，
或者对自身相关知识体系予以匹配更新进而形成新的知识库或新知识体系，再通过企业间共享

互动性知识存量信息和功能性知识存量信息（Ｃｈａｎｇ 和 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８） ［１８］ 。 因此，信息共享是共同

理解与关系记忆的前提条件，为企业间合作创新提供客户知识需求更新、产品模块接口与系统设

计规则变更等新信息与新知识，促进企业间共同思考与理解产品模块的集成品质与效率，做出有

利于实现共同机遇或共同目标的战略决策，在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成员企业也会将彼

此认可的价值信息吸收嵌入关系记忆中进行知识识别、分析与储存形成存量知识。 可见，虚拟组

织企业间知识只有不断地“共享—理解—储存”才能持续性“获取—集成—应用”进而提升持续

创新能力。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企业间能力协同与资源互补关系是虚拟组织重要的战略资产（卢纪华和潘德德，２００３） ［１９］。 随

着虚拟组织成员企业间依赖关系强度与密度的日益提升，通过交互学习以获取、理解伙伴企业共享

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而创造差异化知识优势以增强企业在虚拟组织中的网络位势与依赖度

（张喜征，２００３） ［２０］。 可见，关系学习是虚拟组织知识创造、更新、转化与应用以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的前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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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信息共享与持续创新能力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过程中，成员企业基于自身的核心能力或技术知识专长参与合作创新，而能

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积累性学识，是在持续学习与长期积累历史事件、实践经验、知识技能等知识

创新过程中形成的（Ｌａｕｒｓｅｎ 和 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 ［２１］。 运用专业能力实现知识模块创新，前提是互动信

息的充分共享及能力模块的集成（骆品亮和刘明宇，２００９） ［２２］，成员企业通过知识信息共享，促进双

方充分理解客户知识需求与相互知识结构需求，并加深彼此信任以推动双方在系统设计规则框架

内紧密合作创新产品或服务，以市场机遇信息为入口，围绕产品创意与概念衍生更多的创新观念和

想法，再通过传递扩散至其他合作伙伴，如此循环往复、交互迭代，增强了企业间彼此的共同语言以

及从对方获取新观念与新想法的习惯与惯例，并运用信息与知识共享解决市场机遇与客户需求所

提出的问题，减少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各种失误与知识存量消耗。 同时，通过知识与信息共享，促进

知识碰撞和新思想产生的机会频率，也为企业间相互交流和新知识再生创造条件（商淑秀和张再

生，２０１３） ［２３］。 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彼此获取的新知识与自身原系统知识有机匹配融合，增加并

更新知识存量的同时产生了知识增量，提升了知识质量，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信息共享能够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２． 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力

共同理解是建立在企业间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是成员企业间面向客户需求或系统设计规则自

我组织知识信息、自我协调资源与能力以适应环境变迁的行为（Ｇｕｌａｔｉ，１９９５） ［２４］，是企业间知识与

责任的共享（Ｈｅｉｄｅ 和 Ｍｉｎｅｒ，１９９２） ［２５］。 成员企业间通过共同理解能够增进对客户知识需求与系

统规则的共识，信息与知识在传递过程中能够形成标准化式的共性语言，从而减少合作障碍和协调

成本，提高企业间交互频率和互动次数，增进企业双方或多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交叠融合

（Ｈｅｄｂｅｒｇ 和 Ｈｏｌｍｑｖｉｓｔ，２００１） ［２６］。 通过信息重组产生更多创意以及提升改善产品性能、产品品质、
产品工艺、产品流程等方法和技能，能够使虚拟组织成员企业更好地理解客户知识需求、购买决策

及系统设计规则，并针对共同的目标客户需求精准应用与共识匹配融合的专业知识开发新产品模

块，而后对产品模块进行集成形成新产品，进而提升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的能力。 此外，通过知识与

信息在不同专业学科领域的相互交流，成员企业能够了解各自领域在突变或动态创新中的作用，在
不断增进相互交流和学习中提高知识的集成度和利用效率（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１９９６） ［２７］，进而提升虚拟组

织持续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共同理解能够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３． 关系记忆的中介作用

信息共享能够促使虚拟组织成员企业间彼此了解对方存量知识的类别、结构与属性（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０３） ［２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传递、信息对接、信息交互、冲突管理及合作创新过程中形成的

互动性知识存量；二是产品研发、品质管理、成本降低、性能提升等形成的功能性知识存量。 成员企

业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与知识共享，一方面积累了关系协调和管理冲突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促

进了企业间获取所需要的互动性知识和功能性知识的总量与结构，并将之储存于关系专用性记忆

中，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互动性知识存量和功能性知识存量（Ｙａｎｇ 和 Ｌａｉ，２０１１） ［２９］。
虚拟组织合作创新过程中，隐性知识由于其具有默会性、不易编码性与不易传递性等特征难以

转移和创造，而共同理解则给成员企业间提供了交互学习、深入交流、知识匹配融合的机会及更新、
吸收与转移隐性知识尤其是知识模块间接口知识的平台。 通过共同理解，可以促使成员企业专利、
技能、经验与诀窍等专业知识或内核知识的吸收转移（龙勇和穆胜，２０１３） ［３０］，内核知识与企业间共

享的客户需求信息、系统设计规则与产品模块接口信息等显性知识构成了成员企业的专业模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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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Ｓｈａｒｉ，２０１０） ［３１］。 因此，核心企业或集成商需要理解成员企业提供的各个知识模块的性能、功
能及集成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并和成员企业就隐性知识模块的转移与集成进行双向频繁地交流

互动，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与集成。 同时，将隐性知识转移与集成过程中出现的规则问题、知识模

块性能问题及产品改变信息等共同解决的问题及方法储存在关系专用性记忆中，以提升关系记忆

与知识存量。
虚拟组织成员企业间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就市场情报信息、行业技术信息及产品需求或产品改

良信息进行信息对接与交流互动时，依照惯例彼此会通过先验知识积累的关系记忆优先选择最易

接受的行为方式（Ａｍｂｕｒｇｅｙ 和 Ｍｉｎｅｒ，１９９２） ［３２］。 随着成员企业间信息共享与知识共同理解的推

进，彼此间的解题思路、共同语言、标准程序与行为方式越发深刻，所积累的关系记忆自然也越多，
信息交流与问题解决就越有效率，彼此间协同创新产品或服务品质与效率的认同度与满意度就越

高。 正是基于持续创新形成的知识存量与知识增量，企业间才能更好地通过知识共享、吸收与融

合促进知识集成与应用，从而在系统规则的共识下极大地提升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以及

使用价值性能与品质的知识含量，知识共享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Ｇａｒｉｃａｎｏ，２０１２） ［３３］ ，从而促使

企业间彼此进行更好的信息互动，互动性知识存量又可以深化企业间的关系与关系组合，使彼此

间挖掘并发现不同的知识与信息，而这些新知识与新市场信息来自成员企业在互动过程及创新

过程中双方积累的专用性知识和经验，在增进产品功能、改进产品质量与提高创新效率的同时持

续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或关联产品，从而开拓新市场空间进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Ｈ３：信息共享能够正向作用关系记忆。
Ｈ４：共同理解能够正向作用关系记忆。
Ｈ５：关系记忆能够提升持续创新能力，且关系记忆在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

起中介作用。
４．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获取是识别、评估、匹配、融合从而获得企业间知识的一种能力（向刚，２００５） ［３４］，对合作创

新至关重要，从外部获取知识只是知识创新的前端，获取的知识需要经过消化、吸收与应用，并将这

些知识通过内化过程嵌入在产品或服务中，以知识模块的形式出现才能实现价值创造。 而吸收能

力实质上就是一套组织程序，通过这套组织程序获取、消化、整合及利用知识产生一种动态创新能

力（魏江和徐蕾，２０１４） ［３５］。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获取的基础来源就

是企业间交流共享所产生的互动性知识存量与功能性知识存量。 知识存量的更新应用伴随着知识

流量与知识流速是一个渐进式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可能被增加、删除、修改、整合或简单

地重新诠释（Ｌｉｎ，２００７） ［３６］。 成员企业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实现的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互动过程基于

信息知识的溢出效应产生了很多关系记忆或知识存量，而这些知识存量如何能够被积极应用于创

新过程以提升或改善变异感知能力、信息获取数量质量、产品模块性能与品质、工艺流程效率、知识

集成效率等，取决于知识吸收能力的大小。 较强的吸收能力能够高效率地管理调节知识流量，调节

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间的知识流量与知识存量（Ｃｈａｎｇ 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６） ［３７］，进而提升持

续创新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６：吸收能力对信息共享与关系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信息共

享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用就越强。
Ｈ７：吸收能力对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共同理

解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用就越强。
综上，提出以下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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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设计

１． 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是在整理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发的，问卷设计综合了

五位虚拟组织与创新管理研究学者以及六位虚拟组织运营高管的访谈意见，修饰了问卷内容与措

辞表达。
基于虚拟组织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共享企业核心能力的动态联盟组织，具有创新模块化、平

台虚拟化等特征，因此，本研究样本选取主要聚焦在信息电子、机械仪表、生物技术、节能环保、航天汽

车等网络信息技术普及、在线连接便捷的行业企业；同时，考虑虚拟组织创新的本质属性，样本选取还

要符合以下条件：（１）企业近三年在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或服务等价值链环节具有清晰的合作伙伴，
通过在线网络技术与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创新；（２）企业在产品或项目研发、制造、营销等创新环节存在

外协或外包业务；（３）企业在产品或项目研发、制造、营销等创新环节存在承接或承包业务。 此外，对
样本问卷的发放区域与发放对象也做了周全考虑，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及中部区域河南五个省市电

子商务较为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平衡，数据获取能力相对较强，虚拟组织运营企业较多，因此，选
取这五个区域作为问卷发放目标区域。 问卷发放目标对象主要锁定在熟悉企业虚拟组织运营、企业

间研发联盟、协同制造、销售联盟、服务联盟等运营的高层管理人员，以确保调查问卷的填答水平与质

量，保证问卷题项填答的完整性、准确性与正确性。 本研究调查问卷发放渠道及问卷形式主要采取两

种方式：一是选取企业实地以纸质问卷形式发放；二是以问卷星、Ｅ⁃ｍａｉｌ、ＱＱ 等电子问卷形式发放。
企业发放纸质问卷 ２７０ 份，通过问卷星调研网站共发放 １５０ 份；通过 Ｅ⁃ｍａｉｌ 与 ＱＱ 渠道发放的问卷有

１６５ 份，向国内某知名高校在读 ＥＭＢＡ 学员发放问卷 ９０ 份。 调查问卷通过上述渠道共计发放 ６７５ 份，
回收 ４０１ 份，剔除基本信息填写不全或样本选取要求不符的问卷 ７１ 份，以及题项填答不完整的问卷

６９ 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 ２６１ 份，有效卷回收率为 ３８􀆰 ６７％。 样本特征结构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样本特征

项目 样本（份） 百分比（％ ） 项目 样本（份） 百分比（％ ）

行业

分布

信息电子 １１６ ４４􀆰 ４４

机械仪表 ６０ ２２􀆰 ９９

生物技术 ３２ １２􀆰 ２６

航天汽车 ２８ １０􀆰 ７３

节能环保 ２５ ９􀆰 ５８
合计 ２６１ １００􀆰 ００

员工

人数（人）

≤２００ ２７ １０􀆰 ３４

２０１ ～ ５００ １０９ ４１􀆰 ７６

５０１ ～ １０００ ７３ ２７􀆰 ９７

１００１ ～ ３０００ ２３ ８􀆰 ８１

＞ ３０００ ２９ １１􀆰 １１
合计 ２６１ １００􀆰 ００

６２１

张保仓，任　 浩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提升机理的实证研究



续表 １
项目 样本（份） 百分比（％ ） 项目 样本（份） 百分比（％ ）

企业所

属区域

河南 １１２ ４２􀆰 ９１
上海 ６１ ２３􀆰 ３７
浙江 ３６ １３􀆰 ７９
江苏 ２９ １１􀆰 １１
北京 ２３ ８􀆰 ８１
合计 ２６１ １００􀆰 ００

企业

年龄

≤２ 年 ３ １􀆰 １５
３ ～ ５ 年 ８ ３􀆰 ０７
６ ～ １０ 年 ３５ １３􀆰 ４１
１１ ～ １５ 年 ４７ １８􀆰 ０１
＞ １５ 年 １６８ ６４􀆰 ３７
合计 ２６１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变量测度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 ７ 点量表法设计问卷，对每一题项的答案均采用“完全不符、基本不符、有
点不符、不确定、有点符合、基本符合、完全符合”作答。 分值区间为 １ ～ ７ 分，每个测量指标题项在

１ ～ ７ 分值中选择计分。 测量变量题项数量是在不影响检验结果的前提下至少保留两个。 而后对

各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在获取调查问卷样本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和 ＡＭＯＳ１７􀆰 ０ 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

（１）持续创新能力。 持续创新能力是基于虚拟组织循环往复迭代的持续创新系统而言的，依
据虚拟组织柔性引发对市场机遇响应的敏捷性、能力协同创新的速度性及知识集成的效能形成的

差异性创新能力，是对企业间共享知识资源的集成能力。 因此，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测量，借鉴创新

能力的测量方法及测量指标题项。 从目前的测量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中国外学者通常采用专利数

单一维度作为测量指标，但并非所有的创新用专利进行统计，并且既然涉及创新能力，应尽量使之

更具操作性，采用两两比较的概念。 为此，本研究结合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的本质属性，参照宋志红

等（２０１０） ［３８］开发的量表，采用五个题项测量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持续创新能力构念及测量题项

因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持续

创新能力

１）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够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服务

２）与竞争对手相比，虚拟组织能够更快地开辟新市场

３）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够抢先进入新市场

４）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控制上游原材料或外协品的供给来源与渠道

５）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更加重视合作创新或研发投入

宋志红等，２０１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信息共享。 本研究对信息共享构念的测量题项主要引用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３） ［６］、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１７］、Ｃｈａｎｇ 和 Ｇｏｔｃｈｅｒ（２００８） ［１８］、Ｈｅｉｄｅ 和 Ｍｉｎｅｒ（１９９２） ［２５］、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３９］ 开发的

比较成熟有效的指标题项，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共用三个题项进行测量，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信息共享构念及测量题项

自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信息共享

１）伙伴企业与本企业会互相交流产品开发和经营方面的各种经验

２）当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伙伴企业与本企

业会相互交流信息

３）伙伴企业经常就行业技术、未来计划与本企业分享一些专用性和

敏感性信息

Ｈｅｉｄｅ 和 Ｍｉｎｅｒ（１９９２）；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３）；
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Ｃｈａｎｇ 和 Ｇｏｔｃｈｅｒ（２００８）；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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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共同理解。 本研究对共同理解的测量题项主要借鉴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３） ［６］、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１７］、Ｈｅｉｄｅ 和 Ｍｉｎｅｒ （１９９２） ［２５］、Ｃｈｅｎ （２００９） ［３９］、Ｇｕｌａｔｉ 和 Ｓｙｔｃｈ （２００７） ［４０］、蒋青云

（２００７） ［４１］、Ｂｅｒｅｎｄｔ（１９９８） ［４２］等量表，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共用三个题项进行测量，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共同理解构念及测量题项

自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共同理解

１）双方会经常共同商讨并解决合作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２）双方会经常共同分析讨论并一起解决彼此的技术难题

３）双方会经常定期进行深层次交流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３；蒋青云，２００７；
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Ｇｕｌａｔｉ 和 Ｓｙｔｃｈ，２００７；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Ｂｅｒｅｎｄｔ，１９９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关系记忆。 本研究对关系记忆的测量题项借鉴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 （２００３） ［６］、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１７］、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３９］、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Ｓｏｈｉ（２００４） ［４３］等量表，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共用四个

题项进行测量，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关系记忆构念及测量题项

中介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关系记忆

１）企业有许多与合作伙伴商谈的知识

２）企业有许多制定和执行合作项目的知识

３）企业有许多和伙伴企业研究产品的知识

４）企业有许多对伙伴企业品质管理方面的知识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Ｓａｌｌｉｓ，２００３；
Ｓｅｌｎｅｓ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Ｍｃｅｖｉｌｙ 和 Ｍａｒｃｕｓ，２００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Ｓｏｈｉ，２００４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５）吸收能力。 本研究对吸收能力的测量参照 Ｃｏｈｅ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 ［４４］、Ｒｏｓｅｎ（２００７） ［４５］

的量表，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共用三个题项进行测量，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吸收能力构念及测量题项

调节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来源

吸收能力

１）企业能够使得外部新知识内化并创造出新的产品

２）企业能够理解和分析来自外部的新知识

３）企业能够整合现有知识和来自外部的新知识

Ｃｏｈｅ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
Ｒｏｓｅｎ，２００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６）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为保证变量关系研究

的有效性与完整性，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所属行业三个控制变量。 ①企业年龄：企业年

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创新的持续性、经验知识积累与管理水平，其测量一般就是指从企业成

立之时到调查时点的年份数。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７ 减去企业创立年份的值来度量企业年龄，为了便于计

量分析，定义“１”代表“低于 ２ 年”，“２”代表“３ ～ ５ 年”，“３”代表“６ ～ １０ 年”，“４”代表“１１ ～ １５
年”，“５”代表“高于 １５ 年”；②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关系着知识存量的规模与结构，也意味着企业能

够提供不同的财力和人力处理不确定性环境和进行产品开发的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

能力的重要组织特征。 目前主要用两种指标来测量：员工人数和销售额。 由于销售额是一个客观

变量，涉及商业数据，要获得其准确的数值也不容易，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员工数进行测量，其中

“１”代表“小于 １００ 人”，“２”代表“１００ ～ ５００ 人”，“３”代表“５０１ ～ １０００ 人”，“４”代表“１００１ ～ ５０００
人”，“５”代表“大于 ５０００ 人”；③所属行业：行业的知识规模与知识结构同样可以影响企业的创新

能力。 由于本研究样本中 ４４％左右的企业均为信息电子行业，占据样本总量接近于二分之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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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实际操作中将所属行业设置为虚拟变量，同时，为便于计量分析，将信息电子行业赋值为 １，
其余赋值为 ０。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１． 信度与效度检验

（１）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主要用于对量表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评价，评价标准采用学界均认可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和总相关系数（ＣＩＴＣ）来衡量。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各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系数 α 值均大于

０􀆰 ７（在 ０􀆰 ８３３ ～ ０􀆰 ８７４ 之间），这说明变量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与可靠性较高，
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７ ～表 １１ 所示。
表 ７ 持续创新能力探索性因子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概念与测量条目 因子 信度与效度系数

持续创新能力（α ＝ ０􀆰 ８７４；ＣＲ ＝ ０􀆰 ９０９；ＡＶＥ ＝ ０􀆰 ６６６）
ａ）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够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服务 ０􀆰 ８５
ｂ）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够更快地开辟新市场 ０􀆰 ７９
ｃ）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够抢先进入新市场 ０􀆰 ８２
ｄ）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能控制上游原材料或外协品的供给来源与渠道 ０􀆰 ８０
ｅ）与竞争对手相比，组织更加重视合作创新或研发投入 ０􀆰 ８２

χ２ ＝ ２０􀆰 ００４；Ｄｆ ＝ ７；
ｐ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７５；
ＴＬＩ ＝ ０􀆰 ９５１； ＩＦＩ ＝ ０􀆰 ９７６；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８ 信息共享探索性因子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概念与测量条目 因子 信度与效度系数

信息共享（α ＝ ０􀆰 ８７４；　 ＣＲ ＝ ０􀆰 ９２２；　 ＡＶＥ ＝ ０􀆰 ７９８）

ａ）伙伴企业与本企业会互相交流产品开发和经营方面的各种经验 ０􀆰 ９０

ｂ）当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伙伴企业与本企业会相互交流信息 ０􀆰 ８９

ｃ）伙伴企业经常就行业技术、未来计划与本企业分享一些专用性和敏感

性信息
０􀆰 ８９

χ２ ＝ １８􀆰 ７９；Ｄｆ ＝ ９；
ｐ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２６；
ＴＬＩ ＝ ０􀆰 ９４４；ＩＦＩ ＝ ０􀆰 ９４３；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９ 共同理解探索性因子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概念与测量条目 因子 信度与效度系数

共同理解（α ＝ ０􀆰 ８５１ ＣＲ ＝ ０􀆰 ９０９；ＡＶＥ ＝ ０􀆰 ７７１）

ａ）双方会经常共同商讨并解决合作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０􀆰 ９０

ｂ）双方会经常共同分析讨论并一起解决彼此的技术难题 ０􀆰 ８６

ｃ）双方会经常定期进行深层次交流 ０􀆰 ８８

χ２ ＝ ２３􀆰 ５１；Ｄｆ ＝ １１；
ｐ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２８；
ＴＬＩ ＝ ０􀆰 ９３７； ＩＦＩ ＝ ０􀆰 ９３１；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１０ 关系记忆探索性因子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概念与测量条目 因子 信度与效度系数

关系记忆（α ＝ ０􀆰 ８３６；ＣＲ ＝ ０􀆰 ８９１；ＡＶＥ ＝ ０􀆰 ６７０）
ａ）企业有许多与合作伙伴商谈的知识 ０􀆰 ７８
ｂ）企业有许多制定和执行合作项目的知识 ０􀆰 ８３
ｃ）企业有许多和伙伴企业研究产品的知识 ０􀆰 ８２
ｄ）企业有许多对伙伴企业品质管理方面的知识 ０􀆰 ８４

χ２ ＝ ４􀆰 ８０；Ｄｆ ＝ ２；
ｐ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９３；
ＴＬＩ ＝ ０􀆰 ９７８；ＩＦＩ ＝ ０􀆰 ９９３；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３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９２１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期



表 １１ 吸收能力探索性因子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概念与测量条目 因子 信度与效度系数

吸收能力（α ＝ ０􀆰 ８３３ ＣＲ ＝ ０􀆰 ９００；ＡＶＥ ＝ ０􀆰 ７５１）

ａ）双方会经常共同商讨并解决合作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０􀆰 ８３

ｂ）双方会经常共同分析讨论并一起解决彼此的技术难题 ０􀆰 ８７

ｃ）双方会经常定期进行深层次交流 ０􀆰 ９０

χ２ ＝ １１􀆰 ９１；Ｄｆ ＝ ９；
ｐ ＜ ０􀆰 ０５；ＣＦＩ ＝ ０􀆰 ９９２；
ＴＬＩ ＝ ０􀆰 ９８６；ＩＦＩ ＝ ０􀆰 ９９２；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效度（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主要是用于衡量测量工具结果与真实情况的符合程度以及测量的正确性。
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７ ～表 １１ 所示，结果发现各指标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在 ０􀆰 ５ 以上，表明各指标

题项均有较高的可靠性；各变量因子的组合信度值（ＣＲ）均高于 ０􀆰 ６，且平均方差（ＡＶＥ）抽取量又均

大于 ０􀆰 ５，这表明各变量因子的效度具有一定的收敛性；通过对变量因子的验证性分析，结果发现

各变量因子的拟合指数 ＣＦＩ、ＴＬＩ、ＩＦＩ 值均大于 ０􀆰 ９，而且各变量因子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 值又

均小于 ０􀆰 ０８，表明各变量因子拥有较好的效度。 为检验各变量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五因子模

型分析法，分别与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与单因子模型逐一对比分析，通过检验发现，五因子模型

的检验值（χ２ ＝ ２８９􀆰 ６３２，Ｄｆ ＝ １９１，ｐ ＜ ０􀆰 ０１，ＴＬＩ ＝ ０􀆰 ９６５，ＣＦＩ ＝ ０􀆰 ９７２，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１）较其他因子

模型拟合较好，表明本研究假设的模型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２． 同源方法方差检验

本研究依据测量自变量与应变量的指标题项而设计发放的每一份调查问卷均由同一人填答，
在填答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填答者本身某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对两种变量量表同源性偏差。 因此，本
研究运用 Ａｍｏｓ１７􀆰 ０ 工具软件进行初步分析，即将信息共享、共同理解、吸收能力、关系记忆、持续

创新能力等变量因子对应的全部测量题项合并成一个单因子进行测量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

的检验值为 χ２ ＝ １７８３􀆰 ９８９，Ｄｆ ＝ ２０８，ｐ ＜ ０􀆰 ０１，ＴＬＩ ＝ ０􀆰 ５１２，ＣＦＩ ＝ ０􀆰 ５５４，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１６９，说明单因

子模型的拟合度或匹配效果不理想，如表 １２ 所示。 为此，本研究又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分析

法，进一步对各变量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最大的因子解释了 ２８􀆰 ４６１％的方差

变异量，说明本研究调查问卷不存在显著的同源性偏差问题。

表 １２ 变量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模型 χ２ 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五因子模型 ２８９􀆰 ６３２ １９１ ０􀆰 ９６５ ０􀆰 ９７２ ０􀆰 ０４１

四因子模型 １：信息共享 ＋ 共同理解 ５６７􀆰 ７２３ ２０１ ０􀆰 ８６９ ０􀆰 ８９１ ０􀆰 ０７７

四因子模型 ２：信息共享 ＋ 吸收能力 ５３４􀆰 ０１６ ２０５ ０􀆰 ８９４ ０􀆰 ９０７ ０􀆰 ０８９

四因子模型 ３：共同理解 ＋ 吸收能力 ７４２􀆰 ４３１ ２０５ ０􀆰 ８２１ ０􀆰 ８３９ ０􀆰 １０３

三因子模型 ４：信息共享 ＋ 共同理解 ＋ 吸收能力 ７９１􀆰 ２６５ ２０６ ０􀆰 ８０７ ０􀆰 ８２８ ０􀆰 １０７

三因子模型 ５：信息共享 ＋ 共同理解 ＋ 关系记忆 １０１２􀆰 ３９２ ２０６ ０􀆰 ７３４ ０􀆰 ７６１ ０􀆰 １２３

二因子模型 ６：信息共享 ＋ 共同理解 ＋ 关系记忆 ＋ 吸

收能力
１１９４􀆰 ５３４ ２０７ ０􀆰 ６６７ ０􀆰 ７３１ ０􀆰 １３５

单因子模型：信息共享 ＋ 共同题解 ＋ 吸收能力 ＋ 关系

记忆 ＋ 持续创新能力
１７８３􀆰 ９８９ ２０８ ０􀆰 ５１２ ０􀆰 ５５４ ０􀆰 １６９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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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对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１３ 所示。 从

表 １３ 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７，各变量的均值（ＡＶＥ）均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

数，且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又均小于 １０，因此，排除了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另外，从表 １３
中还可以发现，信息共享与关系记忆（ ｒ ＝ ０􀆰 ３１，ｐ ＜ ０􀆰 ０１）、信息共享与持续创新能力（ ｒ ＝ ０􀆰 ２１，
ｐ ＜ ０􀆰 ０１）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 ｒ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１）、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

力（ ｒ ＝ ０􀆰 ２２，ｐ ＜ ０􀆰 ０１）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关系记忆与持续创新能力（ ｒ ＝ ０􀆰 ２０，ｐ ＜ ０􀆰 ０１））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 ｒ ＝ ０􀆰 ３７，ｐ ＜ ０􀆰 ０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共同理解是建立在

企业间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对客户知识需求与系统规则的共识。 此外，企业规模与信息共享

（ ｒ ＝ － ０􀆰 ０２）、所属行业与信息共享（ ｒ ＝ － ０􀆰 １４） 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共同理解

（ ｒ ＝ － ０􀆰 ０６）、所属行业与共同理解（ ｒ ＝ － ０􀆰 １６）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虚拟组织企业间信息

共享、共同理解与企业规模及企业所属行业差异不大。 而企业年龄与信息共享（ ｒ ＝ ０􀆰 １６，ｐ ＜
０􀆰 ０１）、企业年龄与共同理解（ ｒ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１）、企业年龄与关系记忆（ ｒ ＝ ０􀆰 ２２，ｐ ＜ ０􀆰 ０１）均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积累的经验与信息越多，可供分享与理解的信息量

就越大，吸收储存于关系记忆中的存量知识就越多。 可见，知识存量的增长过程实质就是企业在持

续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过程。
表 １３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企业年龄 １

２． 企业规模 ０􀆰 ２２∗∗ １

３． 所属行业 －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１

４． 信息共享 ０􀆰 １６∗∗ － ０􀆰 ０２ － ０􀆰 １４∗ １

５． 共同理解 ０􀆰 １５∗∗ － ０􀆰 ０６ －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１

６． 吸收能力 －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２２∗∗ ０􀆰 ４７∗∗ １

７． 关系记忆 ０􀆰 ２２∗∗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３１∗∗ ０􀆰 ３２∗∗ ０􀆰 ２５∗∗ １

８． 持续创新能力 ０􀆰 ３８∗∗ － ０􀆰 ０２ － ０􀆰 ３３∗∗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２８∗∗ ０􀆰 ２０∗∗ １

均值 ４􀆰 ２９ ２􀆰 ５２ ２􀆰 ２８ ５􀆰 ５６ ５􀆰 ６５ ５􀆰 １７ ５􀆰 ６４ ５􀆰 ６８ ５􀆰 ３６

标准差 ０􀆰 ９８ １􀆰 １１ １􀆰 ７２ １􀆰 ０８ ０􀆰 ９６ ０􀆰 ９０ ０􀆰 ７５ ０􀆰 ７ ０􀆰 ９１

　 　 注：ｎ ＝ ２６１；∗∗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 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层级回归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并在构造自变量与调节变

量交互项与平方项之前先对相应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可能的影响。 假设检验

结果如表 １４ 所示。
表 １４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关系记忆 持续创新能力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０􀆰 ０５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５

企业规模 － ０􀆰 ０５ － ０􀆰 ０２ －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 ０􀆰 ０２ － ０􀆰 ０８ － 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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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４

变量
关系记忆 持续创新能力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所属行业 － ０􀆰 ２６ － ０􀆰 ２４ － ０􀆰 ２１ － ０􀆰 １９ － ０􀆰 １７ － ０􀆰 １８ － ０􀆰 ０９ － ０􀆰 ０７ － ０􀆰 ０６ －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４

自变量

信息共享 ０􀆰 ２９∗∗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５∗

共同理解 ０􀆰 ４１∗∗ ０􀆰 ３５∗∗ ０􀆰 ３３∗∗ ０􀆰 ３２∗∗ ０􀆰 ２７∗∗ ０􀆰 ２４∗∗ ０􀆰 １４

中介变量

关系记忆 ０􀆰 ４７∗∗ ０􀆰 ３７∗∗

调节变量

吸收能力 ０􀆰 ２０∗∗ ０􀆰 ２８∗∗

交互项

信息共享 ×
吸收能力

０􀆰 １９∗∗

共同理解 ×
吸收能力

０􀆰 １７∗∗

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０􀆰 ２８ ０􀆰 ２７ ０􀆰 ２８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１９ ０􀆰 ３１ ０􀆰 ３３ ０􀆰 ３５

调整后 Ｒ２ ０􀆰 ２３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２７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８ ０􀆰 ３ ０􀆰 ３１ ０􀆰 ３４

Ｆ 值 ２５􀆰 ２２∗∗２６􀆰 １８∗∗ ２０􀆰 ５４∗∗２０􀆰 ３６∗∗ ２５􀆰 ２３∗∗１９􀆰 ７１∗∗ １５􀆰 ９４∗∗１５􀆰 ７７∗∗ １５􀆰 ４３∗∗１５􀆰 ３１∗∗ ２９􀆰 ３４∗∗ ２２􀆰 ０７∗∗

　 　 注：ｎ ＝ ２６１；∗∗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１）主效应。 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提出信息共享和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首先，为了验证这两个假设，设定持续创新能力为因变量，依次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三

个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从表 １４ 模型 ７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β ＝ ０􀆰 ０４）、企
业规模（β ＝ ０􀆰 ０１）、所属行业（β ＝ － ０􀆰 ０９）分别对持续创新能力作用不显著。 其次，将持续创新能

力设为因变量，向回归方程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层级回归结果见模型 ８ 和

模型 ９，模型 ８ 中信息共享对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１９，ｐ ＜ ０􀆰 ０１）影响显著，模型 ９ 共同理解对持续

创新能力（β ＝ ０􀆰 ２７，ｐ ＜ ０􀆰 ０１）正向作用显著。 最后，将持续创新能力设为因变量，并将控制变量、
两个自变量（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依次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模型 １０ 所示，发现信息共享对

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１７，ｐ ＜ ０􀆰 ０１）的正向作用与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２４，ｐ ＜ ０􀆰 ０１）的
正向作用均为显著。 因此，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得到了支持。

（２）中介效应。 根据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４６］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与步骤，即首先检验

自变量 Ｘ 对应变量 Ｙ 回归方程 Ｙ ＝ ｃＸ ＋ ε１ 中系数 ｃ 的显著性；其次检验自变量 Ｘ 对中介变量 Ｍ 回

归方程 Ｍ ＝ ａＸ ＋ ε２ 中回归系数 ａ 的显著性；最后检验自变量 Ｘ 和中介变量 Ｍ 对应变量 Ｙ 回归方

程 Ｙ ＝ ｃ′ Ｘ ＋ ｂＭ ＋ ε３ 中回归系数 ｃ′和 ｂ 的显著性。 若检验结果发现回归系数 ｃ，ａ 和 ｂ 均显著，则表

示中介变量 Ｍ 在自变量 Ｘ 与应变量 Ｙ 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若检验结果发现系数 ｃ′不显著，则表明

中介变量 Ｍ 在自变量 Ｘ 与应变量 Ｙ 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若检验结果发现回归系数 ｃ′显著，且
ｃ′ ＜ ｃ，则表明中介变量 Ｍ 在自变量 Ｘ 与应变量 Ｙ 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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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回归方法验证中介变量关系记忆在自变量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应变量持续创新能力之间的

中介作用效应。 首先，将持续创新能力设为因变量，依次放入控制变量与关系记忆，回归结果如表

１４ 模型 １１ 所示，发现关系记忆对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４７，ｐ ＜ ０􀆰 ０１）作用非常显著，控制变量对持

续创新能力不显著。 其次，将关系记忆设为因变量，先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模型

１，发现控制变量对关系记忆影响不显著，而后将自变量信息共享和共同理解先后放入回归方程，回
归结果分别见模型 ２ 和模型 ３，模型 ２ 显示，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β ＝ ０􀆰 ２９，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

著，模型 ３ 显示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β ＝ ０􀆰 ４１，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 再次，将关系记忆设为因

变量，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模型 ４，发现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β ＝
０􀆰 ２６，ｐ ＜ ０􀆰 ０１）、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β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１）影响均非常显著。 最后，将持续创新能

力设为因变量，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关系记忆）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模

型 １２，发现信息共享对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５）的作用效应显著，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

力（β ＝ ０􀆰 １４）的作用效应不显著，关系记忆对持续创新能力（β ＝ ０􀆰 ３７，ｐ ＜ ０􀆰 ０１）的作用效应则非常

显著。 由此可以得出：关系记忆在自变量（信息共享、共同理解）对应变量（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

着中介作用效应。
本研究尽管运用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与检验方法验证了关系

记忆的中介效应，但没有检验出关系记忆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运用 Ｓｏｂｅｌ
检验方法验证关系记忆在自变量（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应变量（持续创新能力）之间中介效

应的显著性。 根据 Ｓｏｂｅｌ 检验方法与步骤即检验 ａｂ 乘积项的系数是否显著，统计量 Ｚ ＝ ａｂ ／ Ｓａｂ，

Ｓａｂ ＝ ａ２ ｓ２ｂ ＋ ｂ２ ｓ２ａ，其中和分别为 ａ 和 ｂ 的标准差。 首先，借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将自变量信息共享与持

续创新能力进行回归，得到非标准化系数 ａ ＝ ０􀆰 ３２１ 和 ａ ＝ ０􀆰 ０５１；而后在解释变量中放入中介变

量关系记忆，得到中介变量相关系数 ｂ ＝ ０􀆰 ２９５ 和 ｂ ＝ ０􀆰 ０６３，根据 Ｓｏｂｅｌ 检验计算公式得到 ｚ ＝
３􀆰 １５，ｐ ＜ ０􀆰 ０１。 同样方法，将自变量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力进行回归，得到非标准化系数 ａ ＝
０􀆰 ３０１ 和 ａ ＝ ０􀆰 ０４２；而后在解释变量中放入中介变量关系记忆，得到中介变量相关系数 ｂ ＝
０􀆰 ２２９ 和 ｂ ＝ ０􀆰 ０４７，根据 Ｓｏｂｅｌ 检验计算公式得到 ｚ ＝ ２􀆰 ９１，ｐ ＜ ０􀆰 ０１。 结果表明，关系记忆在信

息共享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Ｚ ＝ ３􀆰 １５，ｐ ＜ ０􀆰 ０１）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关系记忆在共同理解与

持续创新能力之间（Ｚ ＝ ２􀆰 ９１，ｐ ＜ ０􀆰 ０１）也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Ｈ３、假设 Ｈ４、假设 Ｈ５ 经检

验通过。
（３）调节效应。 假设 Ｈ６、假设 Ｈ７ 提出了吸收能力分别对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之

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吸收能力越强，信息共享和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之间的正向作

用就越强。 为验证假设 Ｈ６ 和假设 Ｈ７，本文将关系记忆设为因变量，依次向回归方程中加入控

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吸收能力），回归结果见模型 ５，发现控制变量对关系记忆影响不显

著，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２３，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３３，
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吸收能力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２０，ｐ ＜ ０􀆰 ０１）影响显著；而后将关系记忆

作为因变量，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信息共享的交互项、吸收能力与

共同理解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进行层级回归，回归结果见模型 ６，发现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２１，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３２，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
吸收能力对关系记忆（β ＝ ０􀆰 ２８，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并且信息共享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对

关系记忆（ β ＝ ０􀆰 １９，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共同理解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对关系记忆（ β ＝
０􀆰 １７，ｐ ＜ ０􀆰 ０１）影响非常显著。 这表明，吸收能力越强，信息共享、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的正向

作用效应就越强。
为了更清晰直观地显示吸收能力与信息共享交互项、吸收能力与共同理解交互项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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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作为基准，进一步描绘吸收能力的强弱对信

息共享与关系记忆、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之间的调节作用，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其中，图 ２ 表示随

着吸收能力的增强，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用效应更强；图 ３ 表示随着吸收能力的增强，共
同理解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用效应更强。

图 ２　 吸收能力对信息共享与关系记忆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３　 吸收能力对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此外，从图 ２ 和图 ３ 对比分析来看，吸收能力对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的调节效应要大于信息共

享与关系记忆的调节效应，说明企业间共享的关联信息在相互交互后多数可以直接转化为知识存

量，而对于一些技术难题尤其是合作过程中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需要双方彼此交互吸收才能转化

知识存量。 也就是说，共同理解伴随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过程。
５． 结果讨论

本文在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形成的基础上，从关系学习与知识存量的视角切入，提出了提升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及七条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１５ 所示。

４３１

张保仓，任　 浩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提升机理的实证研究



表 １５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一览表

研究问题 研究假设 实证结果

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对提升持续

创新能力的作用影响

Ｈ１：信息共享对持续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支持

Ｈ２：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支持

关系记忆在信息共享、共同理解

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着中介作

用效应

Ｈ３：信息共享能够正向作用关系记忆 支持

Ｈ４：共同理解能够正向作用关系记忆 支持

Ｈ５：关系记忆能够提升持续创新能力，且关系记忆在信息

共享、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支持

吸收能力是否在信息共享、共同

理解与关系记忆之间起调节作用

效应

Ｈ６：吸收能力对信息共享与关系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信息共享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

用就越强

支持

Ｈ７：吸收能力对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

用就越强

支持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表 １５ 中发现，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在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下通过关系记忆能够提升持续创

新能力。 首先，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得到验证通过，说明主效应信息共享是利用企业间显性信息的

互补效应实现交互、融合、重组、扩展信息体量，从而提升信息的可见范围及可见度，进而提升持续

创新能力；而共同理解是在企业间合作创新过程中，对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等隐性知识的共同探

讨、理解与解决，积累隐性知识的同时提升持续创新能力；假设 Ｈ３、假设 Ｈ４ 和假设 Ｈ５ 得到验证，这
表明，关系记忆作为知识存量的基础能够直接引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信息共享能够提升成员企业对

外部信息与企业信息的交互次数与融合频率，引起信息联想与信息记忆，从而提升企业间合作创新

所需要的知识存量；共同理解主要是就隐性知识而言，基于模块分解与知识分工，成员企业合作创

新过程中接到的专业模块，因为对规则、接口知识、客户需求、性能等理解，共同解决创新过程中涉

及的专业知识接口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对策就存储在关系记忆中形成并扩展知识存量；假
设 Ｈ６ 和假设 Ｈ７ 通过验证，说明企业间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伴随着知识吸收功

能，因为共享的显性信息通过识别、比对、吸收并融合后才能让信息发挥创新功能；同样，对于在创

新过程中发现的技术知识难题，在共同理解解决过程中也需要吸收转化形成共同解决方案，并储存

在关系记忆中以提升知识存量。 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能够使企业在自身信息的基础上对获取的

关联信息予以识别、筛选、重组与吸收，形成知识存量积累，进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对于企业间共

同面临的技术难题或专业知识模块的衔接等隐性知识，其本身难以编码和用语言文字等形式明确

表达与传递，致使隐性知识的获取、转化与创造相对困难，因此，通过企业间双向频繁互动和共同理

解解决问题，能够使成员企业观察、体验和论证隐性知识，并探索出关系专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与

办法，并将之储存在关系记忆中，以提升知识存量进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虚拟组织成员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促进知识传递，增进相互信任，从而加大合作创

新范围与深度，并为虚拟组织提供更多机遇信息，有利于虚拟组织持续创新的实现；同时，企业间对

隐性知识的共同理解能够减少合作障碍和成本，有效聚焦各方资源进行深化合作，产生知识融合与

整合效应，从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关系记忆能够增进成员企业间的战略、文化、界面规则的理解与

认同，有利于形成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虚拟组织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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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展望

１．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 ２６１ 家创新型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提出并实证了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机

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１）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机理就是成员企业间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在吸收能力的调

节作用下，通过关系记忆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效应。 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力

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关系记忆在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持续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吸收

能力越强，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的正向作用就越强。 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过

程实质上是成员企业间信息共享、共同理解，通过关系记忆不断更新积累知识存量的过程。
（２）虚拟组织作为知识的集合体，知识共享与共同理解是关系记忆的前提。 从研究结果看，信

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对关系记忆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增强了彼此对客户知识

需求与系统设计规则的理解与共识，信息交流与知识理解在传递过程中形成了标准化共性语言与

行为惯例，有利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战略决策，并将彼此认可的价值信息吸收储存于关系记忆中形成

存量知识资源。
（３）吸收能力是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获取增量知识资源的关键。 从研究结果来看，吸收能力对

共同理解与关系记忆的调节强度（β ＝ ０􀆰 １８，ｐ ＜ ０􀆰 ０１）高于对信息共享与关系记忆的调节强度（β ＝
０􀆰 ０３，ｐ ＜ ０􀆰 ０５），这表明，吸收能力对共同理解调节的作用弹性较大。 也就是说，吸收能力在知识资

源结构与知识集成之间虽均具有正向调节，但调节作用效应是有差异的，印证了共同理解在关系记

忆在持续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因此，在虚拟组织知识创新过程中，通过强化信息共享与知识交

流密度，能够加大对客户需求及潜在需求知识、设计规则及隐性知识的获取、转化及传播，从而加大

知识创新流与价值流的记忆与储存能力。
（４）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是成员企业间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知识集成与知识应用的集合。

共同理解通过关系记忆对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β ＝ ０􀆰 ２１，ｐ ＜ ０􀆰 ０１）比信息共享通过关系记忆

对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β ＝ ０􀆰 １２，ｐ ＜ ０􀆰 ０５）更加显著，说明共同理解获取的知识存量与知识

增量对持续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作用力，而且吸收能力越强，关系记忆在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对持

续创新能力作用的中介效应也就越强。 因此，对虚拟组织来说，信息作为公共产品共享传播于企业

间合作创新始末，与企业间共享集成的知识资源尤其是探索性知识资源重组整合，能够加速知识与

信息更新迭代的速度，形成并提升外部环境变异感知能力、市场机遇搜索能力、创意决策能力、创新

实现能力与关联界面协调能力，从而提升虚拟组织对市场机遇的反应敏捷性、资源组织柔性及合作

创新的速度性，快速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能够洞察预见新需求或潜在需求，发现关联项目或升级产

品，通过更新微调合作企业实现持续创新过程，知识的创造及使用过程即为虚拟组织持续创新能力

的形成与提升过程。
２． 管理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对虚拟组织运营管理实践有以下启示：
（１）虚拟组织创新是在市场机遇与共同目标统一的框架下成员企业间共享各自核心能力并行

作业的交互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核心能力的寻租过程，而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升离不开共享

知识的交互吸收与创新积累。 因此，构建企业间信任与承诺的文化机制以扩大彼此共享交流的信

息量及知识理解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通过知识共享与知识交互吸收更新了知识存量、知识增量

与知识质量，加快了知识创新与知识周转速度；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企业间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机制，
可以激发参与企业扩大共享持续创新需求知识流量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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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建虚拟组织关联界面治理机制，以协调成员企业间知识模块集成规则、系统设计规则及

合作创新流程的对接与合作，使共享的创新资源高度聚焦，减少企业间因信息与承诺沉没、文化冲

突给并行交互创新带来的迟滞，从而提升探索性知识的获取、吸收、转化与传播品质与效率。
（３）虚拟组织创新的持续性在于核心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地捕捉获取市场机遇信息、洞察客户

潜在需求或关联产品的隐性需求，在机遇目标及产业想象空间形成的市场拉动效应、知识信息技能

形成的技术推动效应及能力租金、能力剩余产生的机会成本形成的能动效应下共同发力催促合作

创新，合作创新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变迁，虚拟组织能够根据市场机遇特性及组织目标打破结点、
资源和活动三者原有的平衡，通过信息、知识及独特创新资源需求更新合作企业或企业组合，应用

自组织及自我调节能力推动虚拟组织持续创新。
３．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实证研究了信息共享、共同理解对持续创新能力

的正向作用效应，但未验证信息共享与共同理解的组合效应对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在虚拟组织持

续创新能力提升机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定量化模型与规范性研究探析虚拟组织持续创

新能力的提升路径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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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ｌｅｃｔｓ ２６１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ｕｉｌｄ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ＳＳ１９􀆰 ０ ａｎｄ ＡＭＯＳ１７􀆰 ０，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２）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ｉｒｓｔ，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ｉｒｄ，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ｒｕｓｔ，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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